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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与治疗——从创伤理论视角分析《秀拉》
栗　瑞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托尼·莫里森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她的创作主题多描写美国黑人的生存境况。《秀拉》是莫里森的第二部

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秀拉和奈尔的友情及其他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现出她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遭遇的种种创伤。这本书的三位主要

人物是秀拉、奈尔以及秀拉的祖母伊娃，本文结合卡西·卡鲁斯的创伤理论分析三位女性童年与友情、爱情的创伤。同时通过朱迪斯·赫

曼的三阶段治疗法对她们不同的命运结局进行分析，总结出只有大胆的面对创伤和伤痛，勇敢的改变自我，才能真正走出创伤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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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最初指的是人的身体由于

外部力量而产生的物理损伤，是一种医学术语，随后其内涵逐渐

拓展到精神层面和心理分析方面。心理创伤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

样的，“任何能够使人痛苦的经验，如恐惧、焦虑、羞愧或者身

体疼痛，都可能引起这种类型的创伤。”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指出和界定了“创伤的三大特征：虚

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虚拟性指的是精神上的损伤，而不是

指身体和生理上的物理损伤；滞后性是指创伤不会立马就有所表

现，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充分显现。也就是说，创伤“事件并

不是在它发生之时被体验到，而是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在另

一个时间才能充分显现。”反复性指的是创伤的症状会反反复复

出现。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一种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性事件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

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朱迪

斯·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到治疗创伤的办法是重现记忆、

并向别人讲述。他还提出了创伤复原的三个阶段：建立安全感、

恢复记忆、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当受创者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伤进行修复。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多以细腻的表达手法、生动丰富的语言

和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美国现实生活中的境况，《秀拉》

则是其中一本，以秀拉和奈尔的友情线索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和各

自的创伤经历。纵观国内外研究情况，学者们多从女性形象、身

份重构等角度进行分析解读，而从创伤角度分析的学者多着重于

分析秀拉这一人物形象。本文则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分析及梳理莫

里森的小说《秀拉》中伊娃、秀拉、奈尔三位黑人女性不同的创

伤故事，同时通过分析她们不同的人生结局来体会创伤的不同治

疗和复原方式。

一、创伤的书写

《秀拉》是一部描写女性成长、友情和爱的小说。在她们成

长的过程中，伤痛似乎一直伴随在她们生活的始终。不论是伊娃、

秀拉还是奈尔，她们的生活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创伤经历，创伤

的再现对她们的人生轨迹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命运坎坷的伊娃

伊娃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为了生活离开以后再次回来时便失

去了一条腿，没有人知道伊娃的腿到底发生了什么。除此之外，

伊娃还有着不幸的婚姻，仅有的五年婚姻里，丈夫毫不关心她，

和别的女人鬼混，打骂伊娃，最终抛妻弃子离开了家，离开后家

里只有一美元六十五美分。即使是丈夫回来看望她时，也丝毫没

有关心伊娃。生活的重担，不得不抚养三个孩子的压力以及不幸

的婚姻让伊娃心中充满对丈夫的恨时竟有一种欣喜的期待，她要

借助这种恨意让自己变强大，让自己不受生活的侵蚀，正是由于

在婚姻里受到的创伤，让伊娃引起了情感上的扭曲和变化，虽然

她和来造访的男人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但是她对他们没有感情，

她把自己置于一种近乎冷漠的状态。

伊娃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在小儿子幼时因为肚子不舒服而

哭闹时，在室外厕所的寒冷和恶臭中伊娃亲自用手帮助小儿子排

便，她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小儿子，用爱和关怀包裹着儿子。

流行肺病时，三个孩子都在咳嗽，伊娃就整夜整夜地守着他们。

在看到女儿被火焚身时，即使在轮椅上也要跳下窗户，拖着一条

腿拼命想要救女儿，但也就是这样伟大的母亲，亲手放火烧死了

睡梦中的儿子，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整日浑浑噩噩的浪费时间，

常常一睡就是好几天。伊娃无法忍受自己最爱的儿子变成这样，

她希望儿子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像个男子汉一样，可儿子

的消沉让伊娃认为解脱是对儿子最好的方式，采取这样的极端方

式来表达对儿子的重视和期望也是伊娃受到创伤的一种表现。

（二）离经叛道的秀拉

秀拉不受母亲的重视，对父亲更是毫不了解，她幼时面对白

人小孩的欺负，自己拿出小刀划伤手指来吓走白人小孩，她面对

一群比她年龄大的强壮男孩们却十分的冷静，无所畏惧，通过自

残来保护自己。十二岁的时候，与奈尔、同伴“小鸡”玩耍时，

不慎将小鸡远远地甩到了水面上，落水的地方颜色逐渐变暗，恢

复了平静。小鸡的尸体被捞上来时，已经无法辨认，秀拉和奈尔

参加了他的葬礼。整个过程她们没有说一句话，秀拉只是无声地

哭泣着。秀拉和奈尔明白“只有棺木会被埋进地下，而那阵阵笑

声和手指用力压在掌心的感觉会永远停在地上。”这件事无疑成

为秀拉发生改变的一个转折点，在十二岁的年纪就背负了杀害同

伴的阴影，即使秀拉不是故意的，这也成为秀拉人生中一段痛苦

的回忆，秀拉的责任感也随这件事一同消失。甚至在面对母亲被

火焰包围，秀拉也是无动于衷，并且觉得很有趣，在秀拉离开家

乡再次回来以后，也把外婆伊娃送到了养老院，拒绝赡养她。她

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不太关心，从不争强好胜，和男人交往却从来

不爱上他们。这种种事迹都显示出秀拉内心的冷漠、孤独和一种

反叛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一个小镇里，秀拉的行为被

许多人议论和责备，但是她全然不在乎，她我行我素地过着绚丽

的生活。

（三）顺从温和的奈尔

奈尔童年时和母亲一起乘坐列车去外婆家发生了小插曲导致

母亲和她走错了车厢，没有直接走进“黑人专用”的车厢，而是

穿过了白人车厢才到达，面对列车员的质问，在奈尔心里无比优

雅美丽的母亲也露出了耀眼的笑容，因为这个笑容，让同车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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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两个黑人对母亲的目光中流露一种仇恨。这种目光让奈尔下决

心要一生都保持警惕，她在心中暗暗发誓这辈子都不要被男人的

目光粉碎了尊严。同时车厢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帮她们安置行李。“乘

务员的恶言恶语、黑人士兵的无能为力都在奈尔幼小的心灵划下

了一道伤口，她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防备之心。”这些事无疑对

奈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母亲是高大而骄傲的人，是一个眼

神就能让工人噤声的人，面对列车员，她母亲露出的假意笑容让

奈尔感到羞耻，以及随后母亲像别人一样带着奈尔把草丛当厕所，

奈尔幼小的心灵通过这次旅行也体会到了黑人群体的弱势，遭受

到不公平的对待给年幼的奈尔心里埋下了创伤的种子，她也开始

对自我有了新的意识和认识，在晚上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

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在得知

好朋友秀拉和自己的丈夫裘德发生关系以后，她受到了极大的伤

害，她为了裘德与秀拉渐行渐远，因为奈尔认为一个人眼里只有

她的这种全新的感情比她的友情要更为重要。这种对爱和关心的

渴望也是由于童年在家庭中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创伤表现。裘德的

目光粉碎了奈尔的自尊，也粉碎了她幼时的誓言。

二、创伤的治疗

创伤并不是立刻发生的，当一些联系紧密的事情和情感发生

时，创伤才会充分显现出来。黑人女性以及她们三个受到的创伤

也不会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就完成治疗和复原。朱迪斯·赫曼在《创

伤与复原》中提到的创伤修复的三个阶段包括重建安全感，正视

过去的记忆和重新建立和他人的关系。在心理学家们看来，“通

过讲述，创伤患者将碎片般的图像和记忆进行重新组合，并以合

适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创伤性事件才逐渐明晰起来，得到理解。”

只有这样，受到创伤的人才能直面创伤，真正去拥抱新的生活。

（一）正视自我的伊娃

在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以后，女儿安娜曾问伊娃是否爱自己

的孩子，紧接着又质疑伊娃亲手放火焚烧小儿子的原因，伊娃仿

佛是为了澄清事实，向安娜解释这一切。以这样残忍的方式失去

自己的儿子对伊娃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她愿意倾诉，

愿意回忆起痛苦的记忆，这正是创伤复原的必经阶段。弗洛伊德

认为“抑制病人的强迫性重复，使其转变为回忆的动机，主要方

法在于对移情的处理。”面对创伤，只有恢复痛苦的记忆，不再

逃避和忽略，正视过去就是解脱出创伤记忆，进行创伤复原的一

种表现。

历经岁月磨难，饱经风霜的伊娃，在小说的结尾阶段像是一

位智者，她了解自己的孩子们，又了解秀拉和奈尔，伊娃始终清

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并不那么惊诧。

纵使岁月使她不再有以往的沉重和高大，她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在

向前走，不断地进行创伤的复原。

（二）孤独离去的秀拉

秀拉的父亲早早去世，偶然中又听到母亲说她并不喜欢秀拉，

离开家乡十年归来之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问候，首先和祖母大吵

一架，并把祖母送到了养老院。因为和裘德发生了关系使镇上的

黑人男性都对她冷眼旁观，痛恨她、厌恶她，猜忌她，镇上的女

人对她激起了愤怒，甚至认为她脸上的胎记有邪恶的含义，她们

保护自己的家人远离秀拉，甚至是自己唯一的好朋友也开始疏远

她、怨恨她，秀拉对奈尔的表现感到震惊和伤心。秀拉从始至终

没有依赖任何人，她没有野心、欲望和志向，不争不抢。她也没

有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不满或者悲痛，她不解释不诉说，全部自

己承受，即使是唯一的朋友奈尔，秀拉也从未向她讲述自己离开

的十年生活，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甚至和裘德发生关系，她都

没有想到这会伤害到奈尔。秀拉与阿杰克斯相处的期间，曾像别

的女人一样，关注自己是否好看，戴上了好看的绿色缎带，在他

来之前把家里收拾干净，摆好两人的餐具，直至他离开，秀拉都

感到一种不真实的虚无。痛苦的记忆一直被压制着，秀拉始终拒

绝和任何人建立稳定、长久的关系。即使是最后离去的时候，秀

拉躺在床上，蜷缩成一个婴儿的模样，“屈膝靠向胸部，闭上双眼，

把拇指放进嘴里，顺隧道漂流而下，不碰到阴暗的四壁。”此处

秀拉的姿势很像是在子宫内的婴儿，她希望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回归婴儿的状态，但是秀拉就这样在床上孤单的死去，她对自己

创伤的复原是失败的。

（三）重新开始的奈尔

奈尔从小便是乖顺的女孩，按部就班的长大，结婚生子，建

立家庭。裘德离开以后，她就一心投入自己的生活中，把所有的

爱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她怨恨、远离秀拉，奈尔结婚后秀拉就

离开小镇，直到十年后才回来，她和秀拉仿佛从未分开一样欢快

的聊天。但是裘德离开以后，奈尔三年没有去看望过秀拉，最后

去看望她的那天，两个人依然是不欢而散。秀拉从始至终都相信

秀拉是邪恶的那个人，即使知道秀拉死去，也没有过多的悲伤，

直到去看望伊娃回来，去参加完秀拉的葬礼，她才意识到自己和

秀拉是一样的，她想念的一直是秀拉，她直到最后才真正认识自

己。“她痛快地哭了出来，大声，悠长，无底也无顶，只有一圈

又一圈盘旋的伤痛。”她的哭泣是正视过去，恢复记忆的一种表现，

她不再否认自己与秀拉的亲密，不再对过去的记忆，视而不见，

而是选择接纳和承认，大胆直面过往的创伤，这是进行创伤复原

的一种方式。只有“尝试对创伤性事件进行反省和批判，纠正创

伤记忆图式之中的错误行为”，才能形成新的记忆和进行新的自

我建构，才能真正走出创伤。

三、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这本小说中赋予这三个角色不同的创伤故事

和结局，伊娃背负生活的重担，在挫折和痛苦中一步步向前，但

她正视自己的伤痛，并与别人倾诉，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最终在

养老院安度晚年。奈尔按部就班的生活，像别人一样去拥有家庭

和婚姻，拥有朋友和家人，最后也大胆的正视自己的创伤经历，

直面过去，承认自己对秀拉的想念，重获超越自我的新生。而小

说的焦点秀拉，成为了未走出创伤，孤独离开世界的人，莫里森

赋予了她反叛精神，秀拉我行我素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最终以死

亡为结局结束了秀拉的故事。通过三个不同人物形象以及她们的

创伤故事，莫里森揭示出只有大胆的面对创伤和伤痛，勇敢的改

变自我，才能真正走出创伤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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